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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鸿（著名美术史家）

一部中国美术史应该怎么写？对这

个问题的回答肯定会反映学者对研究中

国美术的不同看法。最极端的看法可能

是根本就不要再去写那种上下数千年、

东西几万里的中国美术史了，因为这类

宏观叙事不过是现代启蒙主义和进化论

影响下的“民族国家”的神话。

如果有人在“后现代”的今日继续

追求这种历史叙事（即使是以新的方

式)就不免会有狭隘偏见之嫌。持这种

看法的学者因此以解构古代中国美术

史为己任，在抛弃了宏观历史框架后着

眼于对地方文化多样性的研究。但问

题是“地方”的概念往往还是跳不出后

人的眼光，而且一个四川就超过了英国

和意大利的面积总和。因此“地方”仍

然需要不断解构，多样性的背后有着更

多的多样性。其结果是最终抛弃一切

晚出的和外部的历史文献，把观察和解

释的框架牢牢地限定为确切有据的考

古材料。因此普林斯顿大学的贝格利

教授就告诉我们，由于有甲骨文的根

据，“把公元前1500年至前1000年的安

阳人叫‘中国人’还说得过去，但我们并

不知道他们的邻居有哪些人或有多少

人是说同样语言”（《中国学术》第二辑，

260页）。

平心而论，对文化多样性的研究是

十分值得鼓励的。特别是在中国史学

界（包括美术史界）受到多年从上至下

的表达之后，鼓励实证精神，重新发掘

和解释历史证据，进行从下至上的逐级

历史重构就显得尤其重要。但是这种

研究并不必与在宏观层次上重新思考

中国美术史相矛盾。以“文化多样性”

全面否定历史连续性不过是提供了另

一种教条。否定的态度越是激烈，其本

身的意识形态也就越为明显；因为排除

其他学术的学术最终不免成为权力话

语的工具。

因此，我希望鼓励一种开放式的中

国美术史研究。“开放”有多种意义，可

以是观察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多元，也可

以是对不同阐释概念和历史叙事模式

的开发。以研究对象而论，不多年前甚
至大部分清代宫廷画也还进入不了书
画著录的正统，在故宫博物院里和家
具、钟表之类同属于“宫廷组”的管辖范
围，而今日这些绘画却常常为研究中西
文化交流、政治与艺术的关系等诸多题
目提供了难得的证据，被中外学者所重
视。以往“不入流”的其他美术形象和

作品，如民间寺观壁画、戏曲小说插图、

商业杂志广告等等，也都不断进入新编

写的中国美术通史，其一例是杜朴和文

以诚合写的《中国艺术和文化》，目前被

不少美国大学用作教科书。

以研究和阐释方法而论，传统的

辨伪、断代、考据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基

本手段，从西方引进的形式分析、视觉

分析、图像志研究、社会学研究、性别

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等又不断提供

了新的观察角度。由于每种研究方法

或理论都有着特定的目的和用途，因

此也都不可能简单地取代其他的方法

和理论。开放式的美术史因此也可以

看作是各种方法和理论并存和互动的

美术史，互动的结果是研究内容和观

念上的不断丰富，以及研究者日益扩

大的交流和辩论。换言之，新材料和

新理论的意义不仅在于导致特殊的历

史结论，而且更主要的是开拓美术史

的研究范围，增加这一学科的内在复

杂性和张力。

正是从这个角度，我感到无论是实

证类的个案研究，还是后现代理论对宏

大叙事的否定，都不应该排除对中国美

术史全过程的思考。关键在于这种思

考应该不断结合新的材料和观念，对现

存的叙事模式进行反思和更新。这里

提出中国美术史中的“开”与“合”，可以

说是这种反思所引出的一个提案。

（原文部分内容据《美术史十议》，
内容有删节，题目为编辑后拟）

专栏

艺坛观察

■梁志钦（资深媒体人）

近日，再有 10 件大型公共艺术作

品永久落户佛山的事，引起了行内关

注，这是前不久结束的“第二届南海公

共艺术展”留给佛山的“礼物”，如果加

上第一届展览保留的 11 件作品，在南

海千灯湖的一个公园里，就有超过 20
件的公共艺术作品。不得不说，近年佛

山在艺术领域的发声，的确使其成为粤

港澳大湾区中尤为值得注意的地市。

一个公园拥有超过 20件公共艺术

作品，意味着什么？可以说，这也说明不

了什么，但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当把

视野放置时间维度和区域艺术的坐标上

看时，似乎又能梳理值得一书的脉络。

尤记得早在 2014 年，著名国际当

代艺术家谷文达在佛山推出了一个新

公共艺术项目《孝道》，似乎从那时候，

便预示着广佛的艺术视点逐渐从广州

开始往佛山转移。三年后，佛山美术馆

联盟的提出，以及“N 现场——当代佛

山 2017艺术邀请展”的开幕，吸引了一

批国内活跃的当代艺术家参展，进一步

引起了行内对佛山艺术生态的关注。

在广州的民营美术馆方面还乏善

可陈的当下，佛山在这方面的发力也开

始让人侧目，甚至引起了全国瞩目。去

年，位于顺德的和美术馆正式开馆，美

术馆的建筑主体正是国际著名建筑设

计师安藤忠雄的作品，无论从建筑本身

还是囊括赫斯特、卡普尔、徐冰等国内

外艺术市场上的主流明星和吴昌硕、黄

宾虹、吴湖帆、张大千等中国近现代艺

术名家作品的“世间风物”开馆启动展，

乃至此后陆续推出的展览，均使得这里

成为了社会各界乐于“打卡”的亮点，值

得一提的是，接下来，英国著名艺术家

朱利安·奥培还将在这里推出首次于中

国华南举办的个展，并同步全球首发最

新虚拟现实作品。

另外，让人注意的还有新石湾美术

馆。如果说和美术馆主打当代艺术的

路线，那么，新石湾美术馆则在传统艺

术领域，尤其在地域生态的研究和艺术

群体的脉络梳理上，近年也持续深耕并

推出了系列研究展览。此外，佛山还有

德胜美术馆，近年还陆续诞生了华侨城

盒子美术馆、巽美当代艺术馆等多所民

营艺术机构。

尽管佛山至今还没有一座以官方

命名的市级大型美术馆，但让人意外的

事，却有以街道命名的美术馆——桂城

美术馆，近年也推出了不少为行内瞩目

的展览。

原本生发于广州的“艺术广东”近年
的“出走”入驻佛山，则又再次表明，似乎
佛山正越来越多地承接原本属于广州的
艺术活动，佛山的艺术生态正逐渐成
熟。佛山的文化根底与广州相似，如果

说广州原本的文化特性是“生猛”，那么，

现在的佛山正以这种特性迸发着。

构筑艺术生态的重要环节：美术

馆、艺术展览、艺术家……近年似乎有

一种从广州转移到佛山的迹象，而在前

不久，运营十多年的广州一家知名民营

美术馆突然宣布暂停展事活动。这边

厢在消解，那边厢则在兴起，这些现象

的相继出现，是否值得广州人士深思？

■汪晓曙（广州市美协主席）

一个世纪的岭南水彩画艺术，在

融合中西、表现地域特色、探索艺术

风格与语言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代表了当前我国水彩画创作的一

种趋势。

岭南水彩画画家已经开始真正认

识到自身的特色与地域性是一个地区

艺术发展的根本，因此，以团队的形式

组成了一支支实力雄厚的创作队伍，

向着水彩画艺术的内涵和自身的地域

风格纵深掘进，使岭南水彩画创作空

前兴旺与繁荣。

这种繁荣以三个特征展示在人们

面前：首先，挖掘和追求地域特色是岭

南水彩画发展最为明显的特征。岭南
有着悠久的文化资源和历史积淀，有
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题材，有
着岭南人引以为豪的岭南艺术传统。
其次，追求时代风貌是岭南水彩画发
展的另一特色。广东自改革开放以

来，其经济、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走在全国前列，“经济繁荣”“文化

兴旺”成为这个时代岭南的代名词。

水彩画画家们紧紧围绕改革开放的主

题，与时俱进，不断在水彩画的创作中

反映岭南人的生活与追求以及时代的

变迁和发展。最后，艺术的包容性和

风格的渗透性成为岭南水彩画发展的

又一特征。艺术的真正繁荣，具体体

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竞争之

中，岭南艺术一直在融会贯通中西文

化、渗透内地的文化中得到新的发展

和完善。在建设“文化大省”的发展战

略中，水彩画艺术的繁荣与鼎盛作为

一个标杆，使岭南艺术在我国立于不

败之地。

岭南可以说是中国水彩画艺术的

发轫之地，在继承与发扬西方水彩画
艺术的过程中，岭南水彩画在短短的
一个世纪就走过了西方水彩画近四个
世纪的路程，其速度是惊人的。岭南
水彩画迄今为止还未发现任何的殇
性，正以激昂的步伐走向未来，这意味
着这一事业的蓬勃，也意味着这一艺
术发展方兴未艾。

一个世纪岭南水彩画的发展并无

任何断裂或周折地从过去走到现在，

哪怕是艰苦时期也未能让岭南水彩画

画家停下前进的步伐，但他们所付出

的艰辛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这至

少可以说明一点，那就是岭南水彩画

将会永远地辉煌下去。

应以开放式的方法研究中国美术史

中国水彩画艺术
发轫于岭南

■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具有西亚风格的错金银带翼神兽雕像，可能与中山国为西
方移民“白狄”所建的记载有关。

佛山艺术生态日渐成熟，引人深思

■佛山公共艺术作品《海·纳》。

■《同文街十六号的画室》，通草水彩画。


